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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啊，我的亲人，
我一颗心给了你们……

祝红军，向北方，
一路平安无阻挡。
高举红旗上战场，
要把敌人消灭光。

祝红军，向北方，
冒雨雪，顶风霜，
个个身体都健康。
有了你们红军在，
劳动人民有希望。

祝红军，向北方，
天天强，年年壮，
红旗插在国土上。
赶走日本消灭白军，
要把那苦难的人民都解放。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
《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
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在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乡
村、工厂、军营、校园，几乎每一处角落都
能听到《凤凰岭上祝红军》的歌声。而今
许多70岁以上老人的脑海中，还储存着
这曲曾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时代之声，开
了头，都能唱上几句。

这部电影的编剧叫刘荣桂，笔名石
汉。他是一位从莱州湾畔的凤凰岭奔向
革命队伍、并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知名
军旅作家。

不知道凤凰岭因何得名，与隔水相
望的三山岛相比，它显得实在有些寒酸，
沙丘连着沙丘，海风吹来了，黄沙粒子像
水一样流淌。然而，居住在凤凰岭周围
的老百姓，却对它一往情深，出生在西由
新合村的作家刘荣桂，对凤凰岭的感情
尤为深厚。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次
年解放战争爆发。正在北平读书的刘荣
桂被父母强行拽回了老家。刘荣桂求学
期间接触的大多是爱国志士和青年学
生，他已是一心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

1946年的早春二月，听说驻扎在莱
阳的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正在招兵，
他悄悄联络了几位好友，其中有俩小伙
子，还有一个叫原培岩的年仅16岁女
孩，四个人冒着料峭的寒风，向着东南方
向奔去。从西由的凤凰岭到莱阳县城
300里，四个人昼行夜宿，一路跋涉，直
到第三天头上才找到了文工团。在北平
读过高中的刘荣桂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新
战士。

刘荣桂入伍不久就迎来了华东战
役，部队转战南北，艰苦卓绝。他在解放
战争期间历任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山东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华东野战军
政治部文工团团员，在枪林弹雨的战火
中，在硝烟滚滚的堑壕里，在迎击敌人进
攻的间隙中，先后创作了《一样爱护他》
《还乡记》《快碾胜利米》等一大批群众喜
闻乐见的戏剧作品。1949年11月，刘
荣桂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政治部文工团一团创作组副组长。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全面爆

发。前方打仗，后方支前，刘荣桂抓住这
一重大题材，很快推出了四场歌剧《未婚
妻》。《未婚妻》剧组奉命到朝鲜前线慰问
演出，受到前线将士的热烈欢迎，不少战
士当场把自己的感受写成纸条抛向舞
台。剧组回国以后，战士们写给饰演未
婚妻的女演员黄晓素的信，又像雪片一
样飞到南京。

战争结束后，为了给新中国青少年
一代提供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的精神食粮，刘荣桂深入革命老区采访，
酝酿着以江西老区红军北上抗日为题
材，创作一部大型歌剧。这期间，老家的
女友原培岩也跟随刘荣桂来到部队，当
了女兵，两个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57年，刘荣桂谱写了创作生涯中
最为辉煌的一页。在长期采访中，他积
累了大量素材，经过一年多呕心沥血的
创作，大型歌剧文学剧本《红霞》终于脱
稿了。

歌剧《红霞》讲述的是1935年秋天，
江西苏区的一支赤卫队撤离家乡，跟随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赤卫队长赵志刚与
心爱的女孩红霞依依惜别。赤卫队撤走
后，白匪进了村，逼着红霞给他们带路，
去追击红军。红霞假意应允，和敌人展
开了机智的周旋。这天深夜，赵志刚在
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在敌营
中，赵志刚看到了心爱的恋人红霞，误以
为她已投降敌人，怒斥她是叛徒。红霞
克制住被亲人误解的痛苦，骗过哨兵，放
走了赵志刚和乡亲们，孤身一人把敌人
引上绝路，最后英勇牺牲……

《红霞》剧本上报到原南京军区政治
部，受到了充分肯定，决定交由作者所在
的歌剧团谱曲排演，歌剧团迅速选调了
最优秀的演职人员组成剧组。《红霞》剧
组由石汉（刘荣桂）任编剧，张锐作曲，李
育五任导演，蔡佩莹（饰红霞）、杜明新
（饰青山）、潘千里（饰赵志刚）、苏驼（饰
白伍德）等领衔主演。经过紧锣密鼓的
筹备和排练，当年就把大型革命歌剧《红
霞》推上了舞台。

歌剧《红霞》一经公演，立刻在军内
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每次演出结束，剧场
内总是掌声如雷，演员一次又一次地谢
幕，观众却久久不肯离去。不仅仅在南
京，解放军各大部队和全国各省市的歌
舞剧团，差不多全都排练上演了这部戏。

1958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
歌剧《红霞》搬上银幕，由冯一夫、华纯和
李育五三位著名导演共同执导。这是新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

歌剧电影《红霞》发行放映，在全国
引起了更加强烈的轰动。一首《凤凰岭
上祝红军》的主题歌，迅速传遍了祖国的
大江南北。影片中的红霞，理所当然地
成了广大青少年崇拜的革命偶像。许世
友将军就是个“《红霞》迷”，军区机关放
映《红霞》，他必定到场观看，几乎是放映
一场看一场。后来，他干脆调了一部放
在司令部，得空就让工作人员放给他看。

笔者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幸与
刘荣桂先生相识。改革开放后，又多次
观看了不同载体传下来的歌剧《红霞》，
每次看后，都有新的感受。笔者时常想，
人世间的山岭千万道，各有各的名字。
歌剧《红霞》中出现的这道岭，为什么不
写成老虎岭、金鸡岭，或者别的什么岭，

而偏偏要叫作凤凰岭，是不是暗含着作
家的故乡情结？

“文革”期间，刘荣桂被关进了“牛
棚”。1969年岁末，刚好45岁的刘荣桂
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海滨平原，依然
苍凉着的凤凰岭，敞开母亲般的怀抱，
接纳了这个离家整整23年的游子，同
时也接纳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子。回
到西由新合村，刘荣桂一家4口人借住
在本家族人的3间西厢房里。冬日酷
冷，夏日酷热，大儿子也被剥夺了接受
教育的机会。

1973年冬，当时的烟台地委接到了
上级下达的一项特殊任务：组织作家创
作一部反映土改的大戏。曾经创作了歌
剧《红霞》的刘荣桂被重新启用。起用刘
荣桂的决策人，是当时的烟台地区文办
主任王书臣。他说，不要管刘荣桂是什
么人，能写好戏就行。几番周折，刘荣桂
被调进了烟台的土改剧组，待遇是每月
发给接近20元的伙食费。

剧组成员是从全地区17个县市里
拔尖儿挑的，有牟宁、贾殿彬、白丁乙、贾
九龄和唐聚庆等。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反映土改运动的大戏《虎嫚》一稿告竣，
但是，这部大戏生不逢时，《虎嫚》只能搁
置起来。

刘荣桂感恩知报，也不甘心虚耗自
己宝贵的年华，他把全部的精力以至于
生命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了。过了不到两
年，又一部大型话剧《胜利保卫者》由刘
荣桂独立创作完成。剧中着力塑造并讴
歌了以于谷莺为代表的我解放区军民，
在与打着“盟军”旗号的强大的美国第七
舰队分遣队进行谈判的斗争中，所表现
出来的那种正气凛然、针锋相对、大无畏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胜利保卫者》题材重大，构思新颖，
情节紧凑，对白凝练，人物典型，个性突
出，场面设计气势宏伟，明白人一过眼，
就知道是名家力作。

当年参加过该剧本讨论的老领导、
老作家们，至今还记得《胜利保卫者》剧
本讨论会的情形。当读剧本的同志念到
中共胶东区委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
长于谷莺，在与“盟军”代表巴尔贝中将
进行谈判的一场戏时，面对张牙舞爪的
巴尔贝，于谷莺义正词严地说：“放下你
的手！要知道，你现在是站在中国人的
领土上……”

话音刚落，讨论会现场立刻响起了
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这一刻，刘荣桂平静地坐在会场的
一隅，心潮翻涌，泪水在眼眶子里直打
旋儿。

1979年6月，根据原南京军区司令
员聂凤智将军的批示，军区政治部前线
歌剧团为刘荣桂落实政策，平反了他的
错案。刘荣桂重新穿上了军装，戴上了
帽徽领章，回到了久别的军营。

聂凤智将军是怎样了解到刘荣桂的
冤情呢？首先得归功于一个人，她，就是
刘荣桂的战友、国家一级舞蹈编导、全国
著名舞蹈家、江苏省舞蹈家协会主席黄
素嘉女士。是黄素嘉通过努力，将刘荣

桂的冤情反映上去的。
黄素嘉曾回忆起他们见面的那一

天。她在单位门外的大街上看到一个
人，觉得有些面熟，仔细打量，几乎惊呆
了，这不是歌剧《红霞》的编剧石汉吗？
自己还曾跟着这位老大哥作家下基层深
入过生活呢。多年不见，眼前的石汉，脚
上是破鞋烂袜，衣服破旧不堪，目光迟
钝，显得苍老而疲惫，令她目不忍睹！黄
素嘉赶紧从家里拿出一双解放鞋、一件
雨衣，还有一些粮票，送给了石汉……

历尽苦难的刘荣桂一家，告别了凤
凰岭下的西由新合村，告别了这片曾经
苦挣苦扎了一年又一年的黄土地，回到
了南京。他在歌剧团把家安顿下来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胶东半岛，回到
凤凰岭，回到烟台，一一拜望和答谢在
他落难时同情过他、安慰过他、帮助过
他的众乡亲。

7月，烟台海滨一隅的一家酒店里，
一身戎装的刘荣桂在这里举行宴会，应
邀到会的，都是烟台文化系统的老领导
和曾经与他一起搞创作的老同事、老朋
友。席间，刘荣桂手举酒杯，热泪盈眶，
从心窝子里掏出了这样几句话：“在我快
要绝望了的时候，是烟台文化系统的领
导和同志们向我伸出了一双双手，让我
刘荣桂绝处逢生……”

宴会的气氛热烈而温馨。可是谁都
没想到，这次聚会竟然成了众人同刘荣
桂的最后话别。

回到南京后，刘荣桂全身心地投入
了创作，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时断时续
的低烧演变成持续发烧，咳嗽也日渐加
剧。妻子原培岩强制他到医院去进行全
面体检。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刘荣
桂患上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

长时间的苦闷和在压抑中毫无节制
地吸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几十
年来没白没黑地埋头创作，劳累过度，以
致气血耗尽，透支了他的生命。

病床上的刘荣桂弥留之际，拉着爱妻
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看见……凤凰岭了，
看见了……渔网、碾子，还有海草房……”

原培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她抱紧了刘荣桂，失声痛哭。她说：“老
刘啊，我和孩子们一定把你送回胶东老
家，送回凤凰岭！”

1980年4月3日，清明节的前一天，
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刘荣桂先生与世长
辞，年仅56岁。

17年后，刘荣桂的夫人原培岩和他
们的两个儿子，把刘荣桂的骨灰从南京
护送回了胶东半岛，安葬在莱州湾畔的
凤凰岭上。

笔者曾约了张景通和丁维法两位刘
荣桂的生前老友，同原培岩老人一起，驱
车到达凤凰岭。昔日的漫漫黄沙，如今
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黑松林，松林外侧
是海滨浴场，松林内侧是新开发的海滨
休假村。浴场和公寓楼之间的沙埠上、
黑松林中、金灿灿的黄沙之下，长眠着革
命战士、军旅作家刘荣桂的英灵。

凤凰岭上祝红军
追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编剧刘荣桂

王寿成

1946年，走出凤凰岭参军去

1957年，唱响《凤凰岭上祝红军》

1969年，重返凤凰岭的命运起伏

1979年，难舍家乡情，魂归凤凰岭

著名军旅作家刘荣桂


